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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于俊崇回母校滨海中学开展核知识科普讲座。 于俊崇大学毕业照。

2000年，于俊崇在办公室留影。

“数十年来，于俊崇“隐”在深山基地埋头攻关、奋力拼搏，为中国

的核动力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

是于俊崇这一代核动力人的真实写照。

于俊崇

1969
年，于俊崇
前 往 909
基地前在
长城留影。

“于俊崇（1940.12.5—），核动力专家。生于
江苏省滨海县。196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称
东南大学）。曾任国家重点工程副总设计师、中国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工程研制总设计师。”在中国
工程院的网站上，于俊崇院士的介绍简明扼要，
乍看上去，似乎毫不起眼。

事实上，在关于他的简介中，隐晦简略的描
述屡见不鲜———由于涉密程度高，于俊崇干过的
许多工作是“隐形”的。数十年来，这位核动力事
业的参与者，一步步成为引领者，见证并亲历了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并为之作出了
重要贡献。而他大半的科研生涯是在深山基地中
度过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于俊
崇这一代核动力人的写照。

透过默默无声的“隐形”工作缝隙，仍能窥见
于俊崇奔涌不息的波涛人生。

乱局家贫，求学路艰

1940年，于俊崇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长法
村，时属大套乡（现属东坎镇坎北社区）。他是家
中长子，出生时家里只有半亩田，没有房屋，父亲
给地主当长工，全家住在地主家的车棚里。直到
解放后，家里的生活才有所好转。

不过，贫寒的家境没有成为于俊崇读书的
障碍。“我的父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吃尽了不
识字的苦头，所以让我读书识字的想法朴实而
强烈。为了供我读书，他们省吃俭用，合作化
后，农民凭挣工分吃饭，乡邻都劝父母不要供
我读书了，回家挣工分，但他们始终决心不
变。”于俊崇如此回忆。

于俊崇开始就读的是村上的小学，是以当
地一位烈士于长法的名字命名的，叫“长法小
学”。虽然滨海县已于 1946 年解放，但于俊崇
家乡当时属于“解放区”与“蒋管区”拉锯的地
方，不仅会“跑反”（即逃避反动派），国民党的
飞机还会不时从教室上空飞过。每次听到飞机
的响声，老师就带着学生们到学校后面的芦苇
荡里躲藏。那时上学条件很差，开始是四个年
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到了三四年级，才按
年级分散在老乡家的房子里上课，乱局中学校
老师也是时有时无。

然而，从小就非常懂事的于俊崇非常珍惜难
得的学习机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成绩稳步上
升，并顺利考入滨海县东坝小学读高小。

1954年，于俊崇考入滨海县中学。那年小学
考初中非常难，录取率仅 15%，当时国家号召学
习山东女孩徐建秀，小学毕业主动回家务农。三
年后于俊崇又考上了滨海县中学高中部。

从初中到高中，于俊崇住了六年校。那时学
校住宿条件很差，睡的是大通铺，晚上睡觉大家
挤在一起，学生们戏称其为“秧山芋”（山芋即红
薯，意即像育秧一样一个个紧密排列）。冬天没有
褥子铺，只能在木板上铺上厚厚的稻草，稻草上
再铺上草席。苏北的冬天很冷，零下十几度，教
室、宿舍都没有取暖设备……在于俊崇后来的记
忆中，那个年代生活艰苦不值一提，麻烦的是政
治运动耽误学习。

于俊崇刚上高中不久，正遇上 1957年的整
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校领导在高中生中开展
“整风学习”，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并且开展比赛，
看哪个班级、哪个人意见提得多。运动后期班里

有同学被批判，而于俊崇在运动中始终凭良心讲
真话。
紧接着，“大跃进”运动又开始了，学校停课。

每个同学都被要求参与大炼钢铁，到十几里路远
的港口去抬矿石，每班一个小土高炉，班上的同
学“三班倒”，直到当年冬天来临大炼钢铁才停
止。然后又组织同学到 40多里外的乡下去帮助
人民公社收花生、挖山芋，回到学校后又大搞除
四害（抓麻雀、捉老鼠等）、办工厂等运动……

整个高一年级几乎没上什么课。一年下来，
期末考试结束后，班主任许公望特地夸奖了时任
学习委员的于俊崇：“别人的成绩都下降了，唯独
你没有。”因为于俊崇深知自己能上学实属不易，
在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之余，一直没有忘记学习。

结缘核动力，是“命中注定”

于俊崇对核动力的最初认识源于中学时
读过的一本杂志。杂志的名字记不清了，上面
介绍了原子能，说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铀 235 可
以带动一列火车绕地球许多圈。这给当时的于
俊崇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
不够准确的，但当时他因为这个说法对核能产
生了浓厚兴趣。
带着这份兴趣，1960年高考时，于俊崇很想

填报南京工学院工程物理系，但因种种原因，最
后申报并考取了该校的工程热物理（工业热工）
专业。
大学生涯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有很长一段时

间，每天副食只有冬瓜和酱，学生们排队打饭时，
总用筷子一边敲碗一边整齐地喊“冬瓜———酱、
酱———酱———冬瓜酱”，如同敲锣鼓一般。有些学
生因营养不良竟变得浮肿。

然而，学校的课业一刻也没有放松，学生们
一周要上 6天课，晚上都学习到 10点以后，周日
上午大家也都自觉地做作业或复习功课。“当时
我们专业课有三十六七门，比其他专业都多，同
学们叫苦，系主任吴大榕做思想工作说：你们这
个专业非常好，其他专业都有改行的问题，你们
这个专业没有改行的问题，凡是有烟囱的地方，
你们都有用武之地。”于俊崇回忆。

吴大榕是机电方面的专家元老，当时还有不
少有名的“大家”，如锅炉专家、电机专家、动力
机械专家、材料力学专家、工程热力学专家等，都
给他们上过课。于俊崇后来说，“幸亏当年学了很
多门课，又有名师讲解，给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1965年 7月，于俊崇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第
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时称二机部九
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到青海省西宁市报
到。时任系总支副书记张定香告诉他：“那是绝密
单位，非常好，是我把你推荐给他们的，好好干。”
于俊崇听了以后很兴奋。

没想到，报到后的于俊崇还未到单位，就
被安排到青海省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运
动。4个月后，四清还未结束，九院派到四清工
作队管理学生的领队找于俊崇谈话：“因国家
的一项重要工程上马，紧缺热工专业人才，需
调你去工作，单位是二机部二院二部。”该单位
时称 715 所，即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简称
核动力院，其发展历程曾为“二机部”与“海军”
双线发展，出于保密等原因，使用并变更过多
个代称）的前身。

于俊崇到单位后才知道，当年他们学校该专
业被分配到二机部其他单位的另外两位同学也
被抽调到了 715所。三人中，最先报到的他被分
配在热工组，从事核反应堆热工水力理论分析工
作。于俊崇回忆说：“刚开始确实很艰难，专业不
对口，啥叫反应堆都没听说过，而且这项工作还
要了解堆结构、堆物理、堆控制、系统和设备等知

识，我也没有学过。加上日常工作主要是从英文
资料中调研相关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英语也没
学过，唯一学过的知识就是传热学和流体力学。”
面对困难，于俊崇拒绝了干部科领导为他转科室
的提议，暗下决心努力自行补习，学不懂的就请
教老同志。
“文革”期间单位停产闹革命，于俊崇仍抓住

一切机会学习。通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适应
了工作。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除了一开始参
加扩大初步设计的复算工作（用计算尺和手摇计
算器）外，其余时间就跟随老同志调研相关计算
方法，同时也学习了专业知识和英语。

兜兜转转，于俊崇终于跨入了核行业大门。
之后的数十年间，他参与、牵头的项目从深山基
地中孕育勃发，结出累累硕果。直至今日，于俊崇
仍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在核动力领域攻坚克难、
披荆斩棘。

群山巍巍，但行前路

1969年 9月，715所奉命迁至三线。于俊崇
与同事们坐了三天三夜的军列，从北京来到了四
川的山沟沟里。此时，代号为“909”的中国核动力
研究基地已初具规模，等待这些年轻人的，是静
静蛰伏于群山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
堆（以下简称模式堆）的建设项目。

这是一项隐秘的工作，面对当地老百姓的询
问，他们只是说自己属于“西南水电研究所”，来
到四川发展水电。

到了 909 之后，专业组长安排于俊崇参加
稳态程序编制工作。因单位订购的计算机即将
投入使用，于俊崇负责调研两相摩阻计算方
法，同时参加本单位两相摩阻试验，其间也到
模式堆现场参加安装打杂工作。模式堆开始调
试后，于俊崇被安排到热工实验室值班，负责
计算反应堆热功率。

幸运的是，模式堆达到满功率的时刻，正赶
上于俊崇当值，这让他有幸成为第一个计算出模
式堆达到满功率的人；模式堆第一张功率运行图
（从调试到完成各种试验）也出自于俊崇之手；模
式堆热工水力完工设计也是于俊崇执笔完成的。

我国第一座模式堆研制成功后，单位没有
具体研制任务，此时上级决定将 715 所从建制
上由海军划归二机部，并将一个完整的潜艇核
动力装置设计研究所拆分成反应堆（接管管咀
以内，不包括仪控）和其余部分，分归两个工业
部门———二机部和六机部。这种拆分，稍有核
动力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极不合适，于俊崇将之
归结为“文革”产物。

于俊崇被留在原单位（715 所），此时他被
抽调参加新方案预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一个设计方案获得参加方案研究的三个部门、
四个单位一致认可。虽然一个方案都未搞成，
但于俊崇仍然“获利”了———他利用这个机会
又恶补了方案研究中采用过的各种堆型知识。
这种不合理的拆分一直延续到 1975 年，才在
中央专委领导下将一回路系统回归到与反应
堆在一起。

上世纪 80年代，全国建设核电的热情开始
高涨起来，于俊崇未雨绸缪，调研核电站热工水
力分析模型，自己编写代码（当时还是二进制），
完成了核电热工水力堆芯设计程序的研制。

由于在研制中对计算机管理软件还不熟悉，
于俊崇碰了无数壁、吃了不少苦。程序完成后，他
将其命名为“自作自受”，因方言原因简写为
“CCCC”。当同事问起“CCCC”的含义时，于俊
崇总是笑而不答，其实是因为干了不该干的活
（编代码），老伴说他是“自作自受”。该程序后来
在“金山核热电站”设计中以及其他压水堆设计
中都得到了运用。

与此同时，核动力院经过调研论证，决定研
制脉冲反应堆，它安全、经济、功能多（科研、教
学、辐照等）。但当时该技术只有美国 GA公司独
家掌握，院里决定组织人员进行科研攻关，于俊
崇也在被抽调之列。

脉冲堆和已建成的模式堆不一样，它能脉冲
运行，功率瞬时可升高十几个量级，而且是自然
循环冷却。如果从美国引进该技术，美方要求中
国买六个脉冲堆以后才可以转让技术。参研人员
听到美国的价码后，感到如订立“城下之盟”，一
致表示自主研发。

他们仅靠华盛顿州立大学脉冲堆的安全
分析报告等入门，凭借自己的专业基础刻苦攻
关。于俊崇根据脉冲和自然循环基本原理推导
理论模型，先后编制了自然循环稳态分析程
序、自然循环脉冲分析程序、失水事故分析程
序，并用这些程序完成了中国第一座脉冲反应
堆的热工设计及安全分析。他们在没有进行任
何模拟试验验证的情况下开始了脉冲堆的建
设，建成后实堆测量结果与上述自编程序的理
论分析完全吻合。

上世纪 90年代初，于俊崇利用自然循环技
术先后解决了多项工程难题，如巴基斯坦研究堆
升级改造冷却问题、泰国研究堆招标设计非能动
余热排出系统的应用，以及动力堆的自然循环能
力的设计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于俊崇在岷江
堆上发现自然循环能力，并用其解决了无法设置
应急冷却系统的难题。

那是 1990年，核动力院决定将原高通量零
功率装置改造成 5兆瓦试验堆，但无法设置应急
堆芯冷却系统，国家核安全局一直不予通过。于
是，他们找到于俊崇。

通过分析，于俊崇发现岷江堆堆芯和大水池
之间可以通过众多的反射层块中心孔和块间缝
隙实现自然循环，将堆芯热量带到大水池中，实
现堆芯冷却。通过自编程序的计算，于俊崇发现
大约有 15%的自然循环能力。为保守起见，他对
外说“具有不低于 10%的自然循环能力”，结果没
人相信。集团公司组织专家审查，都认为不可能
有自然循环能力，就连在高通量堆上工作过多年
的专家都持反对意见。于俊崇却对自己的判断和
计算深信不疑。

如果岷江堆没有自然循环能力，就必须要建
一个应急余热导出系统，但由于堆厂房环境及经
费等原因，实际上很难实施。项目报到核安全局，
有关专家也不认为能有自然循环能力，最后在批
准书上规定，先提升功率到 10%做自然循环能力
试验，如果确实有 10%的自然循环能力，就批准
开堆到百分之百功率。

实堆试验时，核安全局人员到现场测量并见
证，结果证明于俊崇的判断和计算完全正确。

不忘初心，知难而进

1993年，于俊崇调任核动力院重点工程总
设计室主任，负责工程总体设计及设计管理工作
（包括内外接口管理和协调）。

其实早在该工程预研阶段，于俊崇就投身
其中，并作为专业组长带领全组和其他专业人
员一道，为确定方案和总体参数指标作出热工
专业应有的努力。其间，在所有设备结构未定、
系统布置也未定的情况下，确定了自然循环能
力指标及安全转换方式，并被各方面专家和领
导认可，这确非易事。于俊崇勇挑重担，结果不
负众望。工程建成后的实堆试验证明，他当初
的工作是准确无误的。

主持总设计室工作后，于俊崇深感责任重
大。一次，他发现已被上级机关批准并与相关接
口单位协调一致的方案中，有一个关键之处不完
美，于是他带头组织室内及相关专业人员，共同
论证并对原方案进行修改，以进一步提高工程的

安全性与可靠性，且不影响其他性能。修改后的
方案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上级机关的肯定与批
复，工程上正式采用。

在负责设计管理工作方面，于俊崇每个阶段
的工作都井井有条：几十个专业之间内外接口、
无数图纸及资料等设计文件之间传递都井然有
序、无一差错，工程总师、副总师们的日常工作被
安排得有条不紊。

2000年，于俊崇又被任命为国家重点工程
副总设计师，适逢重点工程施工设计接近尾声，
有人说这是“摘桃子”，但事实却是，这是一个“烫
手的山芋”，工作并不好做———设计图纸上发现
不了的问题，在产品生产、科研样机研制特别是
安装好联调开始以后，由于相关设备在样机研制
或产品生产中因种种原因调试不充分，更未在总
装前进行预装非核联调，导致在总装联调中一一
暴露出来。

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尽快按“双五条
归零”原则解决问题，又要协调平衡各单位间在
责任、利益上的博弈，在当时这些复杂的非技术
原因牵扯下，解决问题的过程不总是心平气和，
有时甚至争吵、拍桌子。作为单位技术负责人，又
是工程主管副总设计师，于俊崇从公心出发，充
分运用他的知识和智慧，面对种种矛盾和难题，
总能化干戈为玉帛，圆满解决。

2006年，按规定于俊崇应退休离岗，但该工
程当时尚未完工，经上级主管机关出面和核工业
集团的交涉，于俊崇延期退休，直至工程交付。

回想那几年的工作压力，于俊崇至今还心
有余悸。在联调过程中，有十几类设备、分系统
产生了 30 多个问题。“当时，一听现场有人给
我打电话，汗毛都竖起来了，压力真是非常
大。”于俊崇本来就有高血压，那段时间，即使
每天一片降压药改吃两片，血压都降不下去，
头皮一碰就疼。

天道酬勤，几十年的努力付出令于俊崇获得
了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以及其它很多荣
誉，有核工业的、国防科工的、全国总工会的，还
有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的。提起这些荣誉，
于俊崇总说：“事是大家共同干的，我贪了天功，
惭愧！”

2009年，于俊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竹凭老干，桃李遍堂前

尽管于俊崇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直没有
忘记对年轻人的培养，从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
他先后带出了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如今，他培养的学生中，大多已成为专业骨干。

在学生们的眼中，于老师非常忙，但对学生的
要求非常严格，会仔细阅读学生论文，如对论文不
满意便绝不会放过。但于老师只是指出问题，让学
生自己研究解决，直到他满意为止。

除了学生之外，于俊崇还十分重视对一起工
作的年轻人的帮助和培养。原来总师办的几个年
轻人成长得很快，有的已成为院所行政领导，有
的成为院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院长助理兼项
目总师等。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进步与于俊崇当
年给他们提供锻炼环境、放手让他们做工作和言
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于俊崇还不忘对家乡教育的支持，2021年 3
月，他和老伴为他的母校———滨海中学捐资成立
了“滨海希望之星”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
的学生，希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

于俊崇，这位从苏北贫穷农村走出来的杰出
科学家，是他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位读书人、第
一位大学生，也是他们县走出的第一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党和国家培养的结
果。这些年，他为党和国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默
默无闻的，其中有他流过汗水的印迹。

（作者单位均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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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俊崇（1940—）

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0 年 12 月 5 日出生于江苏省滨
海县，1965 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热
工专业（现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
院）。一直在核工业集团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及其前身单位工作。

作为工程总设计师，在负责策
划、组织工程设计、主持并决策关键
技术攻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国家级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2项、部级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3项、国防科工委工程一等
功 2 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作为核动力专家，一直从事核
反应堆工程研制及设计研究工作，
在核反应堆热工水力与核安全、核
动力总体设计等专业领域有很深造
诣。参加了中国第一代压水堆型核
动力装置、第一座铀氢锆原型脉冲
反应堆、乏燃料研究堆等工程研制；
参加了岷江堆的设计，首次研究发
现其堆芯燃料区、反射层区和水池
之间存在自然循环，用此技术解决
了该堆应急冷却问题；参加了秦山
二期核电站、新型反应堆等方案研
究和立项论证工作。2009 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于俊崇：“于”无声处作波涛
姻沈聪 马娜 孙朝晖


